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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客家文化魂》是
我至今能阅读到的唯一一
本如此全面、深刻、深受启
迪和感动的专论，是一本关
于东江河流域客家文化的
具有学术深度、思想高度的
好书。作者“解构”和诠释
了中华文化的结晶，建构和
确立了东江客家文化的精
魂，是一本具有东江客家文
化精神的经典传世之作。

“衣冠南渡，乡音不改，
千年乡愁”的客家人，是华
夏先民从中原南迁的代名
词。客家人的生命主题永
远是人类一个神秘的生命
主题，当然，也是一个深邃
的哲学命题，更是一个文化
思想的永恒主题。客家人
是人类社会中最具特色的、
长期磨砺出来的“外表和
弱、内心刚强、永不言败”的

“硬颈仔”。“我是谁？我从
哪里来？我向何处去？”在
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客家人
比其他族群更沉重、更具不
解之谜。然而，他们有怎样
的精神之源和立命之柱？
激活和支撑着他们不断繁
衍、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什
么？他们的文化之脉、精神
之源从何而来？这些成为
人类不断探索和考究的课
题，曾志平的《东江客家文
化魂》给我们作出了明释的
阐述和完美的答案。

《东江客家文化魂》针
对东江河流域居住的客家
族群的文化结构进行了缜
密而科学的论述，这本随笔
式的文集，确立了东江客家
人的文化传承、光大的根
据，立论鲜明，论据客观而
有力。作为中华民族的客
家 民 系 ，可 以 用 单 数 ，但

“他”已不是一个人，同样
“她”也是复数，辨识单数和
复数的意义，自然不在这上
面。作为一个民系，在很多
方面的时间与空间中，在某
个时代或某个区域里，他是
以单数的出现，而在另一个
时间与空间里，他却是以一
个庞大的，犹如东江河的沙
粒那样数无穷尽的复数出
现。这个民系就这么反复
迭换着单数和复数的姿态，
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在蔚
蓝色的星球中出现，生息繁
衍。几千年的历史中，迁徙
——永恒的放逐，永恒的躁
动。

曾志平在《东江客家文
化魂》中，有意识地把众多

散佚在东江河流域的客家
民系文化的残简碎片聚合
在一起，加以梳理、叠连，并
放在巨大的人类历史的背
景下加以创作，哲学地慎
思，艺术地临摹，去粕求精，
织成一串璀璨的珠链，构筑
了一座东江河流域客家文
化魂的精神大厦，并追根溯
源地将东江客家人传承的
中原文化发扬光大，从而叙
写出经典之作。

何谓经典？这是一个
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
书籍，是可以世代阅读相传
的书。因此，文化经典书
籍，就是传承中华文明最
好、最有价值，大众可读可
播的书籍。经典书籍的主
题是丰厚的，既有关国家大
事和社稷安危的思想，又有
生活教化的隽言妙语。实
质都是家国情怀，天下为
公、崇德尚文、自尊自强、义
利共赢的文化思想，一种对
真、善、美的追求。

曾志平的《东江客家文
化魂》关于人的心灵和心魂
的思考，关于信仰信念、思
想真理、价值标准和道德修
身的阐述，形式多样，生动
活泼。从哲学、历史和文学
（人学）的经典中吸取精华、
弥合时代的精神，将历史上
中原文化和东江客家人的
活动记载融为一体，阐述了
东江客家人的文化灵魂就
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扬的
一脉衣砵，在“中原文化传
承”“宗师经典”“铭文印记”

“宗教崇拜”“启蒙教育培
养”等辑中似在聆听先贤前
辈教诲，追踪他们的活动轨
迹，感悟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书中，我们犹如身历
其境，可以爱，可以恨，在爱
中追求善与美，在恨中鞭挞
丑与恶。总之，品读《东江
客家文化魂》益处颇多，最
大的益处是修身养性，培养
良好的道德品质。

《东江客家文化魂》视
野宏阔，从“中原文化传承”
开篇，到“启蒙教育培养”收
笔，跨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
历程。这些篇章涵盖了华
夏文明的体例、吸取了其精
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各个方面，以及修
身、齐家、治国各个领域。

在阐述文化精髓的内
容时，作者用心良苦，把普
及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

“知人论史”“知人论世”，对

文化的内涵、思想的倾向、
家训的意义，以及历史背
景、人生际遇和思想观点进
行全方位阐释，寄托着作者
的人生沉思和道德标准。

《东江客家文化魂》风
格独特。全书没有局限于
研究客家文化本身，而是进
一步挖掘、梳理客家文化与
中华文化的潜在意蕴和审
美情趣，即“作者之用心未
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
然”。基本写作手法是解构
与建构，从思想体悟、哲思
辩识、审美判断方面对东江
客家文化发展进行解读和
重新归类。

曾志平用解构的方式
将华夏文化与东江客家文
化分解为互不联系和相互
关联的若干部分，具有批判
性地传承意义，扬光去暗，
建构出华夏文化与东江文
化相互作用，重构对文化思
想的认识和理解。解构与
建构密切相关，解构是建构
的前提，有利于更深入地走
近古人，理解文化精髓，深
谙文意；建构是解构的逻辑
必然，以便于超越古人，重
新认识优秀文化，并将其发
扬光大，解构与建构既是一
次学习和鉴赏过程，也是一
个再创作过程，自然融入了
作者本人的情感偏好和文
化、思想、道德的观点。

《东江客家文化魂》文
字厚重。曾志平将书分列
为五个专辑，每辑的内容
各有侧重，有来自中原的
文化传播者，有立足东江
后的传承者，作者旨在文
化的发展，重点是事功、思
想造诣和讲授成就，对经
典、铭文、宗教，对东江文
化的影响、发展、传承都有
较全面的论述，作者又根
据自身的阅历、知识、思想
和情趣着力重构对东江客
家文化新的理解，对这一
地域文化的形成，做了全
方位的构建。

《东江客家文化魂》蕴
藏 着 无 穷 的 地 域 文 化 宝
藏，内聚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每一
个人都可以从中感悟到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学习
到东江客家文化的精髓。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都是
在保护精神血脉，弘扬文
化传统，对于个体生命而
言，都是在培养高尚人格，
塑造完美人生。

傍晚的寒风凛凛，一进地铁
口，却看到温暖的场景。借用下
《枕草子》中的话来说，那真是美
好的一件事。冬日里的严寒和一
天工作的疲惫似乎一下子就忘却
了。有时候，那些看似无关的温
情和感动才是凉薄尘世间悄悄洒
下的温柔。你有幸捡到了，这多
少说明了你是内心柔软有福气的
人。

温暖的场景很简单，一个高
大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微胖的中年
女人并肩行走，男人一低头看见
女人的鞋带开了，于是，他轻轻把
女人拉到不妨碍后面行人走道的

空处。然后，他弯下腰，低头为女
人系上鞋带。

女人微微笑，但并不受宠若
惊 。 男 人 表 情 温 和 ，神 色 泰
然。他们谁都没说话，男人站
起 ，他 们 相 视 而 笑 ，继 续 往 前
走。男人并没有因在大庭广众
之下弯下高大的身躯而觉得丢
了面子别扭不安，女人也没有
因 男 人 的 温 柔 宠 爱 而 得 意 洋
洋。他们是那么自然、得体、大
方，还有温馨。

忍不住让人联想起宛若在自
家，女人肩头上落了一片叶子，男
人笑着帮她拿下来。这完全没有

做秀的成分，眼神、笑容、举动，
一点一滴，蕴藏的都是苍然红尘
里两人相携相扶的真诚情意。也
许，身在其中的他们并不觉得这
有什么好感动的，不过是很平常
的事，可是大地、天空、云朵、植
物、清风，它们却看在眼里，并为
岁月记下了这份温柔。

这世上的未知和坎坷太多
了，相爱的男女之间，总要有这样
细小的温柔来取暖。这温柔虽
小，像落在地上的一粒粒芝麻似
的黑色小种子，可是却会在不知
不觉间成长为枝繁叶茂的植物，
然后蔓延成繁花似锦、美妙多姿

的春天。不要山无棱，不要天地
合，只要此刻你肯低头温柔地帮
我拂下肩头的落叶，替我系上松
散的鞋带，长路漫漫，我来陪你
走。

然而，很多时候，碰到的中年
夫妻之间不是这样的。男人常常
是一脸冷漠，脾气暴躁。女人脸
上常常爬满怨气，忿忿之下唠唠
叨叨。一语不合，吵吵嚷嚷，仿若
仇人一般。“至近至远东西，至深
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
至疏夫妻。”这几句诗在现实中得
到了最好的印证。

是柴米油盐琐碎的生活粗

糙了温柔细致的心？是平淡如
水的日子麻木了内心的风度和
情意？人至中年，四十而不惑，
却不是不惑，而是越活越不明
白。风风雨雨，半生过来，还能
并肩行走在尘世上，这该是人
生多大的恩赐！

所以，我喜欢“温柔敦厚”这
四个字。万万人中遇见你，彼此
喜欢，走进爱情的城堡，一起面对
后来的人生。因为爱，光阴和生
活让我们变得温柔敦厚，彼此耐
心相对，而不是君冷我怨，仇人似
的针尖对麦芒，这才不辜负那一
场相遇啊。

房子装修后增大了
阳台面积，为的是远离
田园的我，想给孩子多
一点接触自然的机会。
考虑着以后除了周末带
他出去玩，还能在阳台
上种些他想种的植物。

于是从那以后，柠
檬、无花果、番石榴、佛
手柑、火龙果等等都种
过。至于种上后长成什
么样并不重要，要的只
是他动手种过、观察过。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
里，我想，我能为他做到
的，也就这些吧。

有 一 天 早 餐 吃 南
瓜，孩子就要求在阳台
上种南瓜。种是没问题
的，几天后就发芽了，但
能不能结出南瓜来，就
难说了。

南瓜长势还挺好，
两个月内瓜秧长了好几
米长，但最终没结瓜。
不过孩子也没太当真，
种过就满足了。后来为
弥补未结果的遗憾，吃
香瓜时给他留了种子，
打算也种几棵。这次挺
成功，结了好多瓜。

有了这样的体验，
我想，他再理解“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的时候，
大概容易多了！

我小时候在老家的
院子里种过葫芦，所以
一直对这种外形玲珑、
又有很多传说故事的神
奇物种很感兴趣。有个
周末带孩子上罗浮山，
在教他“罗浮山下四时
春，卢橘杨梅次第新”的
同时，还在路边买了一
个硕大的葫芦。他抱在
怀里，半个身子都被葫
芦挡住了。他很兴奋，
自己背着葫芦往山下
走，一路引来无数人侧
目。

于是，回家后孩子
就要求种葫芦。我想了
想，也不是不可以，葫芦
品种很多，阳台上种不
了 大 的 ，种 小 的 总 可
以。于是找来一个大花
盆，放在阳台转角位置，
埋下了种子。

效果还不错，葫芦
藤长势凶猛，很快爬上
阳台防护网 。 不过一
月，半个防护网已郁郁
葱葱。并且还继续往前
伸展，转个弯攀上了卧
室外的窗台。

生长季节的植物充
满灵气和活力，一昼夜
间就有大变化。吐出旳
须就像一只只小手，抓
住东西就攀上去，很快
把那一片空间涂满绿

色。而那毛茸茸的青枝
绿叶，嫩嫩的，宛若能滴
下水来。坐在阳台上或
房间里，看着满眼油绿
的叶子，心里愉悦而宁
静。

葫芦很快开了花，
挂了果。孩子对此充满
好奇，每看到多一朵花、
多一个果，飞来一只蝴
蝶或蜜蜂，他都兴奋得
跳脚，在各个房间里疯
跑。那股劲头，如若邻
居家开着门，大概他要
奔走相告了！

城里日子过得快，
一周的台历仿佛一天就
翻过了。绿色的葫芦小
果渐渐长大，变成了白
色。枝叶却失去了旺盛
的势头，趴在那里不见
动静 。 再后来有了枯
叶，之前浓密的绿色仿
佛淡了，枝叶间的空隙
变大，照进来的阳光多
了。

原来，生长的季节
这么快就要过去了。

窗架上的枝叶变得
稀稀拉拉，看上去总有
些寥落。翻看手机上上
个月拍的照片，果然不
是一样的光景。还是那
个棚架，还是那些枝叶，
只是，颜色变了，心情也
变了。

“常恐秋节至，焜黄
华叶衰……”儿子无意
间背起学校教的古诗，
我听到了，感觉像小锤
子敲到了心上。葫芦藤
上写满的，就是一股秋
意啊。

我想起我的童年、
少年、青年以及现在，
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
感 觉 一 转 眼 就 过 去
了 。 以前总觉得与自
己无关的“人到中年”，
突然就来到眼前 。我
们抚育孩子，就如绿叶
呵护花果，孩子长大，
果子成熟，我们便要老
去。百川东到海，何日
复西归？……

感 觉 自 己 还 未 成
熟，就已开始老去。想
起很多想做却一直未开
始的事，心里一阵焦躁，
很害怕时间倏然间过
去，再也来不及……

葫芦藤黄了，索性
扯下来 。 如果想再回
味，明年还可再种。围
观别人的青春，自己也
深受触动。阳台上的葫
芦藤提醒我，时光飞逝，
要学会珍惜与把握。如
若不然，明天再回首，留
下的恐怕只有遗憾与失
落了……

去年八月 ，有幸获
得惠州文史专家吴定球
先 生 赠 送 其 先 父 遗 作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我才疏学浅，向来对文
史类书籍望而生畏，但
这本《惠州西湖艺文丛
谈》却引人入胜，让我爱
不释手。吴老先生学识
渊博，对古诗文中一些
冷僻轶闻或典故出处往
往信手拈来，化繁为简
加以阐释，使你立刻有
一种云开见日的顿悟；
他的文字简洁流畅，连
生僻晦涩的文史考据篇
章 读 来 也 毫 无 顿 挫 之
感，让人在阅读中心生
愉悦；更具学术价值的
是，吴老先生能够破除
陈言勇于设问，以大量
确凿的证据条分缕析，
拨开迷雾般似是而非的
错误观点，精当的立论
令人信服，并给人以耳
目一新之感。《惠州西湖
艺文丛谈》实在是一本
不可多得的文史专著。

喜爱《惠州西湖艺文
丛谈》还因为在里面的文
章《一州两迁客》里，看到
了我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紫西岭。

紫西岭是惠城区一
个地名，位于西枝江西南
侧，东南至南坛西路，西
至南门路，一块不足半平
方公里的小地方。这里
曾经是惠阳地区商业局
所在地，属下八大公司及
其宿舍占据了整个紫西
岭。1986 年我调入商业
食品集团总公司工作，
1989 年从东坡亭迁入紫
西岭，一住就是十六年。
但我却从不知紫西岭有
何特别之处，以为就像无
数普通的地名，不过是一
个符号罢了。阅读《一州
两迁客》一文方才知道，
紫西岭虽不及我从小居
住的东坡亭名声响亮，却
也是内有乾坤。原来“紫
西岭”乃“子西岭”之误，
子西岭是因宋代与苏东
坡同享诗名于世、有“小
东坡”之称的大诗人唐庚
（字子西）而得名。

《一州两迁客》详细
记录了唐子西与惠州的
渊源。文章开篇引用刘
克 庄 诗 句 ：“ 一 州 两 迁
客，无地顿奇才。方送
端明去，还迎博士来”。
端明指的是苏东坡，苏
东坡曾任端明殿学士；
博士则为唐子西，唐子
西进士及第，官宗子博
士 。 宋 绍 圣 四 年
（1097），苏东坡离惠，被
贬往海南儋州。十三年
后，宋大观四年（1110），
唐子西受宰相张商英牵
累贬至惠州。两位同代
大诗人先后贬谪蛮荒之
地惠州，“不能不说是一
件 极 其 巧 合 难 逢 的 盛
事。”以至引发南宋诗人
刘克庄赋诗感慨。苏东
坡乃旷世奇才而“震烁
千古”，刘克庄将唐子西
与之并举，可知唐子西

“小东坡”之名并非浪得
虚名。

唐子西抵惠寄居沙
子埗（今紫西岭）李氏山
园，在惠时间长达五年，
写下诗文三百余篇。刘
克庄评其“子西诗文皆
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
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
之下”。唐子西吟咏苏东
坡祠“碑坏诗无敌，堂空
德有邻”，以及“到今佛迹
在，千古鹤峰尊”都已成
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
为后世所反复引用。北

宋政和五年（1115 年），唐
子西遇赦北归，惠州人曾
于故居建祠祭祀，沙子埗
也因他而得名子西岭。

然而，仅仅过去几十
年，刘克庄在惠凭吊唐子
西故居，已发出“新祠绵
蕞尔，未尽复遗基”之叹，

“至今八百年更没有人恢
复它，或创建什么纪念的
地方。”唯一剩下的地名
子西岭，现在也变更为紫
西岭，唐子西在惠州也就
彻底“荡然无存”了。

同为北宋贬谪惠州
的“两迁客”，苏东坡在惠
历代备受尊崇，唐子西却
冷落至此，惠州人民对于

“两迁客”冷暖相待又是
因为什么呢？《一州两迁
客》一文对此也作出了令
人信服的剖析：“老百姓
是直观的，谁肯为他们多
办好事，给他们以好处，
谁就得到他们的爱戴拥
护。”“吾今稍奸黠，终日
酒边身”“有诗为爱袁家
酒，无病缘抄陆氏方”从
唐子西的诗句中所流露
出的思想，可以看出唐子
西因贬谪“心有余悸”，

“他的思想上根本没有民
生疾苦，只有自己的安
危。”；而苏东坡悲悯天
下，为惠州百姓做了许多
好事，“对‘多涉官政易指
以为德怨’的事，能‘奋然
行之而不疑’”这是东坡
品德为子西不及之处，也
是惠州人民九百多年来
怀念苏东坡的根本原因。

尽 管 如 此 ，唐 子 西
毕竟是一代风流才子，
虽 然 寓 惠 未 能 为 民 请
命，为百姓福祉尽心竭
力，但唐子西终归是一
个“独善其身的抱道君
子”，惠州人民并没有完
全忘记他，“子西岭”之
名能够存续九百多年就
是证明。而子西岭的人
文厚重还远不止一个唐
子西，更与苏东坡有着
直接关联。唐子西后来
寓惠寄居的李氏山园，
内有潜珍阁，苏东坡与
阁主李光道结为好友，
为其书写《潜珍阁铭》，
并手书《金刚经》置存于
阁中，阁主视为镇阁之
宝。此外，在潜珍阁中
还有苏东坡手迹多种，
以致元代王恽发出“烨
然之光唯在惠州李氏”
之叹。后人有诗赞曰：

“凭吊坡公谁与友，佳名
今得子西留。”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到了现当代，竟然将“子
西岭”变更为“紫西岭”，
可知一字之差，差之千
里。在创建历史文化名
城的今天，抛弃具有千年
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实
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由于民间对“紫西岭”改
回“子西岭”有很高的呼
声，据说几年前有人大代
表曾提出议案，市民政局
也曾表示通过普查工作
考虑为紫西岭更名。遗
憾的是，政府至今还没有
任何实际动作。

唐子西贬谪惠州，对
惠州来说是一笔珍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清代殷
师尹诗云：“东坡已名亭，
子西亦称岭。遥遥两寓
公，千秋互辉映。”多么希
望有朝一日“紫西岭”能
恢复“子西岭”之名，子西
故居能在原址重建，还历
史以本来面目。让我这
个曾经的“子西岭”过客
能够以此为荣，就像曾经
以居住东坡亭一样而深
感自豪。

“雪花想下又不想
下，犹犹豫豫。你们商
量 商 量 ，自 己 拿 个 主
意。对面人家的屋顶白
了。雪花拿定了主意：
下 。”读 汪 曾 祺 的《下
雪》，韵味悠长，平淡朴
实中充满了童趣。雪花
在汪曾祺的笔下，仿佛
成了一群调皮活泼的孩
童，在屋顶上欢闹嬉戏。

记忆中，雪落故乡，
似一幅水墨长卷，山脉
河流隐约可见。故乡的
雪，好像邻家的姊妹们，
它们温婉地落在树梢
上，飘入草木间，藏掖
着、不吵闹。如老舍所
写：“树尖上顶着一髻儿
白花……山坡上，有的
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
草色还露着……微黄的
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
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
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从《诗经》中的“雨
雪霏霏”，到《唐诗》里的

“千树万树梨花开”，莹
莹的雪花在诗词文章中
纷飞了千年。它们时而
悄无声息地跑进庭院，
引出诗人“不知庭霰今
朝 落 ，疑 是 林 花 昨 夜
开？”的自问；时而飞舞
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的寒江畔，与身穿
蓑笠的老者一同垂钓。

读到李白的“雪花
大如手”、“燕山雪花大
如席”，心中颇感疑惑
——难道千年前的雪，
如此气势磅礴？转而一
想，也许是苍茫的北国
雪，抑或是诗人的故意
夸张罢了。

在唐朝，清闲的白
居易在家中，望着窗外

天色阴沉，“晚来天欲
雪”，新酿的米酒香气扑
鼻，红泥火炉已经准备
好，于是向好友发出“能
饮一杯无？”的盛情邀
请。真切诚恳的语言，
如熊熊炉火，温暖了友
人的心房。“夜深知雪
重，时闻折竹声。”静谧
寒冷之夜，卧床的白居
易忽觉被窝枕巾冰冷无
比，继而瞧见窗户发亮，
听到竹枝被折断的声
响，才知道窗外已是大
雪飘零。

烹雪煮茶的故事，
在古今诗文中偶有所
见。《红楼梦》里第四十
一回，妙玉煎茶给宝玉
吃，宝玉吃后惊叹轻浮
无比。黛玉便问妙玉：

“ 这 也 是 旧 年 蠲 的 雨
水？”妙玉冷笑道：“你这
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
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
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
着，收的梅花上的雪。”

积攒梅花上的雪，化
水煮茶，实在闲情雅致。
梁实秋在其散文《雪》中
也记述了雪水煮茶的趣
事。梁先生就刚落的积
雪掬起表面的一层，放到
瓶里融水后煮沸，用小宜
兴壶沏大红袍。先生细
品后猛嗅了几下喝干了
的杯子，但是“一点也不
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
舌本闲强。”梁实秋雪水
烹茶的率直可爱，不禁让
我哑然失笑。

诗文中的雪，或文
静、或俏皮、或含蓄、或
猛烈，可观赏，亦能烹
茶。寒冷之日，与这千
姿百态的雪围炉攀谈，
多么温暖惬意！

腊梅迎春 □李昊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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